




母亲将

江苏省徐州市西苑中学　　　　刘雅文

在我的记忆之中，每次吃烙馍或煎饼这类食物之时，

母亲总有一个习惯⋯⋯

“吃饭了。”母亲每日都会用相同的语音与口吻通知我

吃饭的时间到了。“今天吃烙馍。”母亲说道。“噢！”我

敷衍似的应了一声，因为这是我最讨厌的主食之一。但仔

细一看，方知桌上还摆着一盘与烙馍“绝配”的炒羊肉。

这样的饭菜搭配，很明显是母亲特意为我安排的。

吃饭时，母亲一如既往地帮我将羊肉用烙馍卷起来，

卷好后，习惯性地在烙馍的顶部咬了一口，然后将烙馍再

递给我。多么熟悉的一幕呀！我心里暗暗想道。记忆的帷

幕在我的脑海中慢慢拉开了⋯⋯

那是什么时候，我已记不得了。只依稀记得那时我年

纪很小，母亲喂我吃饭时，总会有如此的一幕

卷好的烙馍咬一口后再递给我，我当时并不理解，反觉得

好笑，笑母亲嘴馋，还吃我的饭，而母亲总是浅浅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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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

并不言语。

时光匆匆流逝，我已从一个不懂事的毛孩子长成了一

个初三的学生，母亲的脸上也添了岁月的痕迹。一切似

乎都在改变，但母亲却从未改变她的这个习惯。吃烙馍

时母亲总是吃第一口的一幕发生了多少次，我记不清了。

但我从未真正地去想一想，母亲多年来为什么一直都有

这个习惯。现在，当这一幕再次发生在我眼前时，引起

了我的深思。

我望着母亲递给我的烙馍，里面的羊肉塞得满满的，

咬了一口，真香啊！再回想一下母亲刚刚咬了第一口，然

后将露着并塞满了羊肉的烙馍递给我的情景。“啊！”我

心中一颤，顿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暗暗念道：原来如

此。如此细微的关怀，如此点滴的小事，小得连我自己也

没有注意到，母亲却为此养成了一个习惯。而原因却如此

因为卷了羊肉的烙馍的顶端，没有羊肉，只有烙

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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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复兴初级中学　　李晓梦

日本中部有块叫松本的小盆地，两年前的秋冬季节，

我曾在那儿小住了一阵。

插班就读的小学就在住家附近，每天上学要路过一所

盲人学校。盲校只有六七个学生，可校园却和我的学校一

般大，各科老师也都齐全，围墙和校舍刷成雪白一片。上

学路上常常会遇到盲校学生，他们听到有脚步声总会停下

来打招呼：“早上好！”我也应道：“早上好！”

盲人学校和我们学校离得很近，两校便成了友好学

校。上家政课时，老师常常带我们去盲校操场除杂草，我

们一边除草一边看盲学生上体育课。他们练单杠，先是双

手来回触摸单杠，等摸清了高低距离，再拉住杠子做引体

向上，竟和我们做得一样熟练！我课余参加的一个美术兴

趣组，也常有盲学生加入，和我们一样煞有介事地画着。

他们看不见手，便把左手平放在纸上，右手拿笔沿着左手

的轮廓一点点描，描完后再换一只手，画完后，就取名为



光”：

《我的两只手》，我看着看着，心里突然很感动。

松本是高寒地带，西边一道山脉，一到十月山峰就积

雪了，冬天更是多雪。一天早上我醒来后觉得外面特别

亮，下雪了，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拉开纸糊移门，果然，一

个白茫茫的世界呈现在眼前。雪给左邻右舍的屋顶、小庭

院里的松树，都戴起了一顶蓬松夸张的帽子。匆匆吃过早

饭我便上学去了。落了一夜的雪把路面都堆没了，可每家

每户早早铲清了自己屋前的雪，连起来便是一条干干净净

的上学通道。下这么大雪，盲人学生今天上不了学了吧？

我正想着，一声熟悉的“早上好！”便传入耳中，“早上

好！”我连忙补了一句，抬头一看，已到盲校门口了，迎

面几个熟悉的盲人学生结伴而来。看看周围，原来细心的

居民不仅铲清了自家门口的雪，盲校周围也没忘记，特别

是一条专门铺设的导盲道（黄色，带棱条，让盲人踏着辨

别方向）上，几乎没有一颗雪粒。“雪真大啊！”我听见

一个盲学生说道。我目送他们迈着坚实的步伐走进校园，

他们虽听得清居民们“嚓嚓嚓”的铲雪声，听得到我回他

们的问好声，感受得到干冷的空气和飘在脸上的雪花，感

受得到脚踏在居民们扫干净的路面上，却无法亲眼目睹这

一切，我在心里替他们惋惜。

最让我难忘的是我们学校举办音乐会那次，很巧，又

是一个下雪天，最后一个保留节目是留给盲校学生的。登

台的是我不认识的一个小男孩，只有七八岁，大概刚进学

校吧。他吹奏“里可达”（一种笛子），曲名“萤



萤火虫的光啊，窗外的雪，我踏着雪走在路上⋯⋯很悠长

的一支曲子。小男孩连吹了好几遍，闭着眼，头歪在一

边，似乎沉醉在了曲中的雪天里。他看不见乐谱，乐谱早

已记在心里。场下很安静，不知谁在悄悄说“雪下大了”，

我朝窗外看去，真的，铺天盖地的大雪，比阳光都明亮。

小男孩吹奏完了，显得很兴奋，场下一阵阵掌声，他用稚

嫩的声音大声说道：“谢谢！我长大了，想带着这支曲子

去参加国际比赛！”没有惊讶与不解，又是一阵掌声。小

男孩的老师介绍说：“这位学生是盲校最小的，选曲子时

一定要选这首，他说他喜欢会发光的萤火虫，喜欢明亮的

雪，我想他吹的也是我们盲校所有学生心中的向往。”那

天，我的手掌都拍红了，我看到坐在门口的几位盲校老师

的眼睛也红了。

我突然明白了，并不是所有的明亮都是显露在外，一

眼就看得清的。跟我们一样，盲人学生也看得见明亮的萤

火虫和明净的雪，只不过我们用的是眼睛，他们用的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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嚼出很浓郁的酸涩和清

浙江省湖州中学　　　　钱好

一直以为，三叶草是这世界上最美丽的草。

它那三枚鲜艳的绿色指甲状小叶如同花瓣一样绽放，

盛开在整整三个季节的微风里，盛开在外婆家门口的小路

两旁，那条狭长曲折的深巷尽头。

墨绿色的三叶草是可以吃的，

香，所以也叫“酸梅草”。在踮起脚尖才能勉强够到水龙

头开关的那个年纪，我时常蹲在那一条小路上寻找墨绿色

的叶片，并且注意着不让我的小拖鞋踩到任何一只蚂蚁。

外婆从屋里走出来，在水龙头边淘米。她侧过脸来，眯着

眼看我，抿着嘴笑。

爸爸妈妈都在北京忙碌的那段日子里，我就是这样跟

着外婆长大，在那个飘散着呛人却亲切的煤烟的巷子，在

蚊帐中外婆轻摇的蒲扇下，在院子中央晾在长竹竿上的腌

肉和湿漉漉的衬衫底下的藤椅里面，在飘渺的江苏民歌和

三叶草的青涩中，一点一点长大。



最旺盛地绽放时，外婆走了。 月

外婆是突然之间病倒的。

今年四月，抱病的外婆依然坚持着起来，特意为我做

了青圆子。当我走到她的床前时，她又再三嘱咐我，每次

只能吃一只，因为我患有胃下垂和胃炎，却总是喜欢不听

话地找东西吃，把肚子撑得很痛。可那时，病魔明明是在

锈蚀着卧床的外婆啊！她却一遍又一遍地关照我：“要把

胃养好，要把胃养好⋯⋯”

三叶草从春天开到夏天，从未凋谢。然而，就在它们

日，我会永远记得这

个日子。那一天，门口的三叶草单薄的叶子在纤弱敏感的

嫩茎上微微颤了一下，然后流出一滴眼泪。

外婆在镶了黑框的照片里，隔着晃动的烛光黯哑地

笑。我虚弱地靠在被卸下了门板的门框边，剥蚀的干燥

的墙壁上，看着对面屋顶上突兀地躺在阳光里的枕头，

身后是一片尖厉嘶哑的哭声。这间留下我大半个童年的

屋子在被掏空了灵魂后变得很陌生。周围喧嚣而寂静，

拥挤而空旷。

走出门，花圈一堆堆可怖地笑着。我还无法接受事

实，无法相信疼我爱我的外婆从此不再回来，不再回来做

青圆子给我吃，不再回来做泡了桂圆干的糖水给我喝，不

再回来在妈妈要打我的时候一个劲儿地挡住我做我的守护

神。外婆，你的心肝宝贝你的囡囡还没有长大！

蹲下来，我重新看到一片三叶草的丛林。几只蚂蚁驮

着白色的小颗粒从叶片底下磕磕绊绊地穿行爬过。一些很



古旧的记忆于是被翻了出来。没有外婆端着淘箩拧开水龙

头然后侧过脸来，在两处眼角折出笑的纹路。我委屈地固

执地一直盯着水龙头看，然后突然之间悄无声息地哭了。

三叶草盛开。三叶草盛开。三叶草盛开。

盛开在外婆家门口的小路两旁。盛开在那条狭长曲折

的深巷尽头。盛开在吹了三季的咸涩的微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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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子烂了。原本光洁

江苏如东实验中学　　　　花超

昨天下午，母亲从几十里外的农村赶到县城来看她的

儿子。

面对气喘吁吁的母亲，面对鼓鼓囊囊的大包小包，我

平淡地对母亲说了一句：“放这儿吧。”接下来，母亲又

接连问了好几个问题，我早已心烦透了，便搪塞过去。母

亲的目光渐渐黯淡了，我突然不安起来。

临走时，母亲一再嘱咐我去图书馆博览群书，还不要

忘记把宿舍蓝袋里的桔子尽早吃掉。

母亲走了，我顿感一阵轻松。先去玩个天昏地暗。

真是快哉！

那袋桔子孤独地被遗忘在一个小小的角落⋯⋯

三天之后，看见别的同学吃桔子时，才突然想起它。

但打开袋的时候，我惊住了

的表面已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白点，散发出一阵阵令人恶心

的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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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感到一阵惋惜 多好的桔子啊！

这只桔子的底部有一个凸出的小点

正当拿起桔子扔入垃圾桶的时候，我意外地发现

这是只母桔！

我从小就听妈妈讲，吃桔子就要吃母桔，因为母桔很

甜也很贵。

只桔子。果然不出所料

顿时，一种异样的感觉促使我仔细地察看剩余的每一

整袋桔子都是母桔。

我愣住了，血往上涌，耳根发红，眼眶发热。我辜负

的不止是一袋桔子，更是远在数十里外的一颗滚烫的心！

我永远失去了品尝整袋母桔的机会，而关于它的甘甜

只能悲哀地存在于我的梦中。

远在数十里之外的地方，母亲也许正在想着自己儿子

吃桔子的快乐。

我慢慢地把一个个凝聚着沉甸甸的爱的母桔扔入垃圾

桶，深深地体会着母爱的那份细腻与温柔。我感觉自己犯

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当母亲从家中拎来一袋母桔给儿子吃时，她多么希望

能得到一声问候、一份关切。可是除了一副冷若冰霜、爱

理不理的面孔之外什么也没有。

她那时是多么难受。为了自己的儿子，她穷其所有，

一心想让儿子成为天下最幸福的人。

我无言。内心充满了不安与自责。泪水终于流了出

来，漫过双眼，模糊了一切。我真希望它能洗涤我的心

灵。如果下次母亲再来，我一定会关切母亲，感谢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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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子烂了，可以再买，但如果失去了对母亲的关爱，

我们就失去了人生的光彩。



不是开头的开头

冰心

辽宁省鞍山市新世纪学校　　钟轶杰

造物者

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

只有一次极乐的应许

我要至诚地求着：

我在母亲怀里

母亲在小舟里

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

一轮皎洁的明月高挂在深蓝的天空中，风平浪静的海

面上，一叶扁舟，在水天相交的银线上游弋。小舟中，一张安

宁慈祥的面庞映着天上的圆月，一个娇小的熟睡的身躯偎

依在她怀中。星月也耐不住天上的寂寞，随着他们的光辉悄



悄地流了下来，静静地伏在海面上，倾听着这幸福的喘息。

幽默的双子座

母亲是双子座的，而双子座的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幽默。

有一次，在饭桌上，父亲讲了一个笑话：

“法官：为什么你拾到这样贵重的戒指却不交给警察

或失物招领处呢？

被告：我倒是有这个念头，法官先生。可当我看到戒

指上刻得非常清楚的那句话时，便把这个念头打消了。

法官：那句话是什么？

被告：永远属于你。

霎时间，饭桌便像地震般抖了起来，我已经笑得前仰

后合了，可母亲的眼中还是一副不知所以然的神情。随

后，才恍然大悟般地笑了起来。母亲是双子座的，双子座

的人怎可能对幽默反应得如此缓慢呢？

一次偶然，翻看了母亲的老照片，虽然只是单调的黑

白相间，但青春的朝气与活力却丝毫不减。照片上，母亲

的周围坐着四个与母亲年龄相仿的青年，五个人的笑容洋

溢着喜悦与激情。显然，母亲是其中的主角，一定在给他们

讲笑话吧！一定是母亲的幽默激起了他们心中快乐的涟漪。

静静地凝视着母亲苍老了许多的容颜，一种强烈的感

伤涌上心头。曾有这样一个传说，每位母亲都是一位仙

女，每位仙女都有她们美丽的羽衣。只要把它穿在身上，

便可以自由自在地飞到海角天涯。但却很少有哪位母亲会



玫瑰色的回忆

去触碰那尘封多年的爱物。她们宁愿带着一颗疲于世事的

心，趁我们熟睡之际，悄悄来到我们的床边，饱含深情的

双眼默默地注视着那张天真无邪的面庞，看着她们的至爱

她们的眉宇间不经意地闪过。而我的母亲

在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安静地睡去，一丝幸福满足的笑容在

所有伟大母

亲中平凡的一员，担负着更多来自生活的重担。多年来，

父亲常年辛苦在外，而母亲则操持着家中大小琐碎的事

务。每当我想为她分担家务，母亲总是向我摆摆手，示意

我去看书。多少次看到她疲惫的身影，多少次看到她愁苦

的面容，多少次看到她伴我学习时微闭的双眼。然而，她

仍旧选择坚强，选择承担所有的风风雨雨。母亲张开双臂

用爱为我搭造了一个无风无浪的港湾。无情的岁月在她额

头上留下了数条飞逝而过的痕迹，还肆意吞噬着她的锦绣

年华。但母亲无怨无悔，用她那颗博大的心，真挚的爱包

容着一切。

母亲的爱，使世界上的烦躁郁闷都变得微不足道。

“妈妈为什么有了白颜色的头发呢？”我趴在母亲的背

上好奇地问。

“因为球球长大了啊！”母亲微笑着说。

小时候，我得了一场怪病。父母带我到北京治疗。我

很小，只是觉得到一个新鲜的地方很好玩，像第一次从屋



面对一个生僻的词语，我不由得更

起床走到医院排队挂号，这样还能余下时间

檐下飞出的小燕子。父母都很节省，为了能省下车钱，父

亲早晨

去玩。

一天早上，朦胧之中，听到有人啜泣的声音。睁开惺

松的双眼，原来是母亲。

“妈妈，你怎么哭了？”我惊讶地问。

“妈妈没什么，这是‘喜极而泣’。”母亲的嘴角露出

一丝不自然的微笑。

“‘喜极而泣’

奇怪。

“就是高兴得都流泪了。”母亲解释道，“看着球球长

这么大了，又这么乖，妈妈当然高兴啦！”

随后，母亲又把我抱在怀里，我也总爱赖在母亲温暖

舒服的臂弯里。不知不觉中，我又睡着了。

后来，病治好了，我也真的长大了。

有一天，我突然问了一个问题：“妈妈，如果病治不

好会怎么样呢？”

“你就活不到现在了。”母亲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这时，我才明白，我的生命是用母爱之河的水流浸

润，苏醒，又重新恢复活力的。我开始后悔，当我面对母

亲的要求第一次说“不”时，当面对母亲的嘱咐第一次露

出不耐烦的神色时，当面对母亲的求证第一次说谎时，竟

然对母亲的感受漠不关心。不知还有多少个母亲流过泪的

夜，在那样的夜里，星月是否也为之动容而落泪？还是信


